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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希德宁

我慢腾腾地走进了办公室。查利问什么时候为我准备辞

职宴会？当我背对他正想发作时，他却告诉我迈克想见我。

迈克是总编辑。肥胖、深沉而且精力很充沛。我替自己

倒了一杯咖啡，接着走进他的办公室。

他愠怒的看了看我：“你已经迟到了。”

“我是迟到了，老板。”我抬高了语调，“因为昨天晚上

我带着照相机去参加了个晚会，拍摄到一只真正的大猩猩。

接着我的一位女朋友在拐弯处挡住了我，并且询问我为什么

她的丈夫总是不能理解她。那只大猩猩被别人噼哩啪啦地照

像，我都快要疯了，因此喝得太多而睡着了，这就是我之所

以迟到的原因。”

“真是让人恶心，希德宁。”迈克用一种比较和蔼的语气

说。他喜欢我的这种唐突。

迈克有些吞吞吐吐。“我已经替你安排了一份工作。”他

说道。

查利的声音从身后面传过来。“住嘴，小子”

我正色说道：“不要这样。”

“你还是没听明白。”他很平静地说。

“我具备新闻记者具有的敏感，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解

雇。”

“许多人渴望获得这次机会。”迈克低声说。他掌握了真

正的谈话艺术，那正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报纸上撰写稿件赚

钱的理由。迈克保留了否决权。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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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就让去做吧。”我慢悠悠地说道。

“我选定你了，希德宁，这个没有动摇。”

“我好呀。”我叽叽地叫道。

“柯尔正在休养。”

“在火车站？”

我坐在椅子上朝后仰了仰身子。“哎哟，是吗？为什么

呢？是狂犬病？他该停止拨弄那些奇怪的狗。”

迈克尽量忍住笑：“别讲了，希德宁，这可不是开玩

笑。”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我没有。这个家伙摔得非常厉害。他跌断了好几根肋

骨。”

“真是该死。小孩子掉下来才会报道，而一个撰稿人掉

下来不会有人介意。他们认为这是难堪的。”

迈克说得一点也没错。记者所报道的事情全是发生在别

人身上，和他们自己毫无瓜葛。

我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为什么柯尔进了医院便一定要找

我。”柯尔擅长于写游记与历险记。他周游了世界各地。对

于我来说，旅游和冒险全是一场灾难。

“我们已为他订了座，希德宁，而且票价很昂贵，我们

没有法退掉。等到他完全康复至少还需要好几个星期，现在

实际的问题就是必须立刻有人去。”

“那可不要派我去，老板。别忘了我是一个专栏记者。”

迈克朝我倾过身子。“每一家报纸都在抢这条新闻，所

以我们一定要与众不同地处理这件事。”

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。“我需要做笔记吗？”我故意屏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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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气息问道。他对我讲话的口气好像今天我是头一次上工。

“柯尔便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完成这项任务，”迈克说道。

柯尔每一次他旅行回来，都会带回很多非常引人注目的

报道，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排版。柯尔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

不快。经理之所以能够容忍他，正像刚才迈克所说的，因为

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、有创造力的作家。我的印象中，他是

一个怪物，行为很猥琐，正如每个人所了解的那样。

“希德宁，”他说，“你必须去，明白吗？没有选择。当

然旅行会让你兴奋，是吗？”

“难道要去非洲吗？”我问道。“那些地方从来没有停止

过内战，到处都有挨饿的小孩子。我无法完成这份工作，迈

克我真的能力不足。我要辞职。”

“不是到非洲。”

“那就是到一个所有的人民都认为女人应该戴面纱而且

不能开车，或者是已经解体的苏维埃共和国去。我仍要辞

职，决心不变。”

“不要那么蠢。那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，且人

口非常稀少。”

我悲痛地呻吟道：“南极洲，处处是企鹅、白雪和科学

家。我确信企鹅们定会很亲热。”

“别再讲了，希德宁。”

“感谢上帝已经有一个妇女攀上了埃弗勒斯峰。而且还

有进入太空的。”我随声附合道，内心被吓得七蹦八跳。

“你过于歇斯底里了。”迈克冷冷地讲道。

“所以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适合我。”我带着一丝不容易察

觉的狡黠说着，并在一边暗自窃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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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明天乘飞机去迈阿密。”他完全不接我的话，顾自说

着。

我忍不住张开嘴。“迈阿密？人口稀少吗？我知道虽然

那儿的谋杀率非常高。可没有料到会糟到这种地步呢。”

“你不需要离开机场。实际上也不可能。理由是在转机

之前仅仅有两小时。”

“是转机吗？”我的声音含混不清。

“你去贝伦。”

“伯利恒？去充当宗教使者吗？”

“是去巴西的贝伦。你可以乘早班机从贝伦到玛瑙斯。

再在那里坐船。”

“船？”

“去亚马逊河的船。”迈克再度和蔼起来，倾着身子向后

面对我微笑道。“去那里看一看雨林，希德宁。然后对自己

的第一印象下结论，别考虑那些统计表。我们已经全部存进

档案柜去了。我们要你的印象，一个普通人的看法。如果我

们派个环保学家去，他们定会过分的感情用事。而且在那

里，我们需要一位拥有坚定信念的人。”

对被当作普通人的这种侮慢，我完全不予理睬。“迈

克。”我声音嘶哑地说，“那里处处是各种各样的昆虫。”

“我们这里也有虫子。”

“这不一样。”我断然否决。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杂种。

“我是指苍蝇。在人们吃饭的时候飞来飞去，像第二次世界

大战时期的轰炸机。它们处处叮咬，并且传染细菌，不过这

些细菌倒会使科学家们感兴趣，因为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能治

愈的方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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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可以穿迷彩服。”

“我不喜欢丛林。”我低声说，就像这是一个极大的秘

密。

“这正是要你去的原因。你会有个崭新的视野。坦白地

说，我们是更希望柯尔去的，但是也不介意在你身上重开头

做起，而且接受一个全新的观点。”

“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伐木。”我无望地说，“我要在丛

林中砍下软枝，并在路旁堆成有门和窗户的屋子，然后在房

顶上面竖起一块闪耀着‘比萨饼屋’的霓虹招牌。”

“非常好。”迈克笑咪咪地说。

“我也喜欢黄金，”我说道，“听说那里的金矿工实在恶

劣。”

“你喜欢怎么写便怎么写吧，”迈克虚怀若谷地讲，“我

们定会刊载的。”

“别，”我痛苦地连忙说道，“别，别，别。”

“他们正在办公室拿你打赌，打赌你离开报社还是照吩

咐做。”

“如果我离开，谁会负责这本书？”我目光紧紧盯住迈

克。

“克莱尔。很有意思的是她已经毛遂自荐，一旦你辞职，

她就接替你的位置。”

克拉拉这只母牛，我就这样骂她，竟然想抢我的饭碗。

“希德宁，”很明显他清楚我认输了，“一鼓作气。快捷、

敏锐地把它写出来。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。也许会是几篇篇

幅大，内容丰富的文章。就如同你的红利一样。”

“那新闻图片怎么办？”我急切地问道。“我还没有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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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材。”

“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柯尔已经安排好一切。有一个家伙

已经到达巴西，会陪你一起上路，顺便说一句，这是次私人

名义的考查。明显那人并不是报社编辑，但是柯尔说他是个

好人。我想他是在归来的路途中结识他的。且我猜想他便是

那个认识有钱女人的人，正是那个女人支付了这一次旅行的

全部开支。你正好趁机写本书。”迈克不经意地补充，“我们

不会介意。我们可以连载它。”

“你是一个爱撒谎的人。”我实在怒火中烧。

“你敢冒这个险吗？”他愉快地微笑道，“去整理整理自

己的办公桌，希德宁，珍妮会给你全部的材料。用空闲的时

间去买一些衣服，同时打几针预防针。记住务必要将抗痢疾

药丸的时间填得早一些。”

我留了一些时间去探望柯尔。虽然我不喜欢他，但是还

不至于如此冷酷无情，我不能感到对不起一个看起来好像是

从一部恐怖电影里逃跑出来的人。他被捆绑着，身体各处全

缚着绷带。

“他们派遣我到你去过的那个地方去，”我幽幽地说，同

时还想知道透过绷带，他能否听清我的话，“你想我去吗？”

他下颚已经被金属线固定住了。我凝视着希望能看清他

的脸孔。“眨一下眼表示同意，两下则是反对。”我提议。

他眨了两下眼睛。

我留下一个小时向我的邻居蒂龙告别，他住在我的楼下

昏暗的地下室里。是一个朋友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。

当他瞥见行李的时候，挑起了一条眉毛，“嗨，希德宁，

我虽然并不介意像位好邻居那样为你效劳。可是现在实在遗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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憾，你不要搬走。千万不要搬。那屋子倘若空出来，定会被

租出去，当然这是应该的，亲爱的，你能够理解那一切。”

“我没有一点办法，”我故意装作悲伤地吸了吸鼻子，

“我想这房子今后也没什么用了，我要搭早班机离开汉斯罗，

再进入亚马逊河进行探测研究，望能够忘记你。不过看在过

去的份上，让我们先来一个小游戏，怎么样？”

“要知道突然同你脱离关系简直令我措手不及。”他将我

的行李拖进门里，把门在我的身后踢上。

我的裙子既短又紧。他的手慢慢向上面蠕动着，从上到

下解开了我那件宽松的旅行短衫前面的四颗钮扣⋯⋯

过了一会儿，我慢慢晃到浴室里去洗澡。他也跟着进

来，在我抹粉红色的口红的时候，钻到莲蓬头的下面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已经告诉过你了———去亚马逊河。”

“噢，是这样，”他低声轻笑，并不相信我，我只能说，

全把它当做是预定的为期两周的马约卡岛休假的旅行，目的

是欣赏更多的种子一般的家伙，还有少许令人陶醉的特制啤

酒。在我拎起行李向房门走的时候，给他送了个飞吻。

“答应我，不要看我的报纸。”

我讨厌飞行，现在却只能坐飞机。我想随心所欲地到处

走走，吃些可口的食物，消遣之后再冲个澡，而不是困在狭

小的机舱内。接着便到达了贝伦。

贝伦是一座非常现代、有名气、相当巴西化的城市。这

要比待在飞机里要强上一千倍，我在商店里买了很多物品。

下定决心要超过柯尔的津贴。

然后，我飞往巴西内地的玛瑙斯。我倒挺喜欢这架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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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，因为它并没有伪装成安逸舒适的样子。在贝伦，亚马逊

河是如此之宽阔，那丝毫没有希望的。我指的是，假如补充

些盐，这样才能够获得比大海还深厚的情感。在玛瑙斯，我

又看到河的另一种面貌。

在玛瑙斯我必须等着见我的那位朋友，根据柯尔说的，

前来的将是一位叫马森的摄影师。报社已经做了一个交易，

将要购买他的摄影照片，那位视这次行程为度假的女老板显

然很高兴有位职业作家和一名摄影师一道前往。在我投宿时

他不在我所住的酒店里，所以我决定享受一下这里的夜生

活，看一看这儿的热带化商业有什么特点。这儿的男人很敏

捷、大胆。他们使用了女士喜欢的手段，就好像是一次不期

而遇似的。这是种我能够应付的方式。但是现在既不是时

候，也不是地方，所以我友好地打发他们回去，耐心地等那

个男人。

这是个不寻常的地方，大约一百万人口，有着许多摩登

的高层建筑，全部掩蔽在丛林地带间。每年这条河的水位落

差能有四十英尺，因此那些船坞全是浮动的。我来到玛瑙斯

歌剧院。简直让人难以置信，琳达在一九一○年曾经在这里

演唱过，俄国的芭蕾舞团在全盛时期也在此演出过。眼下这

里上演着一些低劣的文艺节目。但是还是个挺不错的地方。

我并不愿意撰写关于它的事情。我不是游记作家，没必

要写渡假文章。我更加不乐意陷入写导游指南的困境。我回

到了酒店，因为闷热、潮湿而浑身搔痒。房内也没有冷气。

我换上了一件白色泳衣，外披条丝质便袍，便来到游泳池

边。

忽然间天变得昏暗起来。我离赤道那么近。游泳池几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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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无一人。池底亮着灯，四周好像很暗，由于池边安装在铺

着瓷砖地面上的照明灯都关闭了，因此你只能从上面看清

它。自下面透过蔚蓝色的炽热池水朝上望去，就能看到夜晚

的星空。

我钻出水面，自娱自乐，把滴水的秀发后捋，接着爬出

水面。

一个男人正在注视着我。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泳池边的一

张桌旁，抽着烟，仔细地观察着我。

我找着浴巾和便袍，它们却不在我刚才放的地方。最

后，我把目光停在了那个男人身上。

我的浴巾躺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，便袍也被搭放在椅

背。

我不喜欢被人戏弄。

我越过他身旁，拿起毛巾擦了擦面孔。夜晚馥郁的空气

就像温热的橄榄油扑上了我凉爽的皮肤。

“你要烟吗？”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了烟盒。

“我已经在冒烟了。”我回答，同时擦着头发。

他挑了挑眉毛。光线虽不太亮，但是仍然能看清他大约

三十多岁，粗犷的轮廓，穿了一套带摺皱的夏装。并没有系

领带，敞领的白色衬衣搭配上灰白的外套让他看上去相当

黑。

“在我被耍时，”我大声嚷道，“会很生气。”我露齿笑

着。

“希德宁。”他说道。

“嗨，这也是我的名字。太巧了。”

“为了认清你，我特意询问了服务生。在我看来，希德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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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应该是一个男人名字。”

“我动了手术，和约翰。韦恩一样。他企图当玛丽恩。”

这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正在和一位美国人谈话，也许是加拿大

人。我辨口音不很灵敏。

他的目光落在我仅穿着件比基尼的身体上。“挺高明的

医生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居心叵测地吹了声口哨。

我套上便袍。“先生，假如你想得到女人的衣物，可以

去买嘛，下次再看到你拿我的衣服，我可是要报警了。”我

低声说道。

“柯尔怎么没来？”他忽然地问道。

我的心一沉，他竟然是我的同伴。

“他出了意外。因此报社就派我来了。”我小声补充道，

“我也是一名记者。”

“那么同柯尔的交易怎么做，他可是个重要的人。”

“你正在和我的报社做交易。伙计，柯尔可并不是发薪

水的人。”

他显怏怏不乐。“我不想带你一同去亚马逊河。”

“用不着你领我去任何地方。我自己能去。”

“怎么柯尔没有亲自告诉我？”

“他的下颔被金属线固定住了，全身正在处于固定状

态。”

“他被人毒打了？”

“喔唷，”我温和地说道，“你定然来自于社会秩序很混

乱的地方。我居住的那条街上，犯罪仅仅是在人们的脑子里

酝酿。即便发生了，也不是暴力。他从一个高台上不小心跌

下来。我意思是他本来是想跳下来，不幸的是橡皮绳断了，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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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这样一回事。”

他用拳头重击桌子。“我不相信。”他低声吼道。

“我在说谎，但早晚会有我们认识的人告诉你事实的真

相。”我尖声说道。他是讨厌所有的女人还是由于我这易怒

的性格？说句实话，我本人倒挺喜欢自己的这种性格。

他乖戾地瞪着我。“你不该来。该是柯尔。即便柯尔不

来，至少也应该来一个会写作的男人。”

“自负的家伙。”我抖擞了一下精神。“你正在弄得我心

烦意乱。”我眨了眨眼皮。

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嗨，这人实在是糟透了，这样想

着，人也逐渐变得轻松起来。

夜色如爱人一般的怡人。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一些强劲的

音乐声音。我感到有一些饿，今天早些时我曾经拜读过这里

的菜单，看起来挺可怕。身上沾着的水在比基尼的胯裆处集

聚起来，慢慢地滴落到地面。

我有一点意乱情迷。

“你看起来不像一个愿意吃苦的人。”他说。

“告诉你，”我重又徐缓地说，“扔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

头，一门心思地拍摄，就这些知道吗？其余就没你的事了。”

说完扭头就走。

我认真打扮了一番，在用餐之前来到酒吧喝了一杯。在

这儿，我承认结识了位真正温文儒雅的人。一位商人，他是

这样自我介绍的，看上去他的穿着极为考究。我感觉到应该

是自己了解这国家的时候了。在一起享用了顺物和酒水之

后，我就把他带回了房间。

我能够克制住自己。我并非是一名花痴，虽然我喜欢这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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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。那位摄影师始终在注视着我，注视

着我吃东西，喝酒，跳舞，一直到和那个男人离去。

这帮摄影师大部分有窥淫狂症，喜欢偷窥其他人的一举

一动。

我的这位巴西客人属于上乘之物。他帮我解开丝绸衬

衣，伴着音乐的节奏紧搂着我摇摆。巴西是一个音乐王国，

好像每一个人的血脉中都流淌着乐曲。

我喜爱这一切，这种让男人和自己兴奋的感觉，而且他

太棒了，我们将一起享受。这家伙很干净的，可以说是相当

洁净，闻上去的气味好极了。

他一边跳着舞，一边脱去我全身的衣服，接着退后站

住，观赏着，禁不住为看到的一切鼓掌起来。“真是美，”他

喘息着，“太美丽了。”

其实我并不是很美，但是这种赞誉对我没有任何伤害。

他脱去自己的夹克外套，但是紧跟着又显出不安的神

情，他跪下来亲吻着我，在这时我才想到旅行并不是一件无

趣的差使。

他的衬衫非常硬，在肤色的反衬之下显得更加白。我解

开衬衫的扣子，轻吻着他那光滑无毛的胸部。当我解开了他

皮带上面的绊钩时，忽然听到他停住呼吸。这种体味太妙

了。

他比我高不了多少，然而有着发达的肌肉，强健的体

魄。我面对他停立着，两手扯开他的裤子，小腹向前面挤压

着。他甩脱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。我用两手圈住他。刚健而

且结实。他舔吻着我的喉管，在我把头向后仰去以便使喉咙

暴露得更为明显时，甚至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秀发正在悬碰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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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背。

我们跌落在地毯上，如此地贪婪饥渴，我真的非常喜爱

这样一种感觉。可恨的是这一切并不是你自己所拥有的，它

只能是暂时的。如果一把钥匙对于一把锁来说太小了些，肯

定是不能打开任何一个房门的。那便是我的看法。

我满意地平躺着。他转过身子开始拨弄我的脚趾，不停

地吸吮着、轻咬着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来不认为它们是身体上

的一种性感带，但是这位巴西人却能够以这种方式制造妙不

可言的效果。

这之后我们共同沐浴。我非常高兴他不想继续留下来，

我不喜欢清早起来便看见男人，甚至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

一个人。我们全部认为还有其它的工作要做，便走到门前，

他穿上衣服，我也披上了丝质便袍。

在敞开的房门旁边，他吻了吻我的双唇，并且悄声说了

一些听起来非常不错的葡萄牙人的一些趣闻。

我目送他通过走廊走到电梯边。像一个娼妓似的斜倚在

门框上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脸上布满一种白痴一样的表情，那

个摄影师顺着通道走了过来。

他好像就住在我的隔壁。他边走边瞧着我，“感觉不错，

是吗？”他问。

我必须回敬他一下，这个家伙有一点神经。

“味道太妙了，甚至于连你看上去也充满了食欲，”我反

驳道，不过这确实是事实。他个子非常高，走路的步伐从容

不迫，轻盈矫捷。

他冷漠地瞧着我，以种非常性感的姿势斜靠在那儿。

“这是一个错误。”他说。

—猿员—

◆ 荷 波 短 篇 小 说 选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我斜了他一眼。

“别这样，”他冷冷地说着，扭过头来看着我正在离开的

情人，“我想像你在这儿替代柯尔。”

“别把主要目的与枝节混为一谈。”我回击道，“当初我

便不情愿来，现在仍不愿待在这儿。”

“明天早上八点半在餐厅见，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。”

“八点半是工作时间，”我回答道，冷冷地转过身，“如

果还是讥讽，就是等到九点多我也不会来。”

他眯起双眼但没有能想出更好的反驳。在我返身关上房

门，忍不住自鸣得意地笑起来。与性感的男人们周旋，对我

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如果你不能与他们上床，那么就用言语

折磨他们。

我一边想一边入了梦乡。我暗自觉得他挺性感的。

我不停地梦见那个男人曲意谄媚的画面，口中喃喃低语

着惊醒过来。一旦醒来，再重新放松，入睡就不太容易了。

每一只不远万里飞来的蚊蝇好像都在嗡嗡乱鸣，或聚集

在阳台扑着飞翔。唯有上帝知道我们来到这片丛林是多么的

可敬。也许明天我该去买些塞耳孔的橡皮塞再加一桶十加仑

的驱虫剂。

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扭亮了灯，并诅咒着这座不在房间

设小吧台的酒店。穿上了绸缎睡衣裤后，我光着脚走到百叶

窗前，打开蛋门，然后信步走到了锻铁的阳台上。我开始决

定打消喝杯烈酒的主意，出来吸收些玛瑙斯的新鲜空气。几

乎在同时，我的注意力就转移了：因为一个毫无礼貌的男人

闯入梦境而令我惊醒，玛瑙斯的夜生活具有感染力和穿透

力，在我窥视着隔壁房间的动静的时候，想喝杯酒的念头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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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消逝无踪。

我既不是窥探者也不是爱偷看女人的马森，吸引着我目

光的正是以前难以见到的情景。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窥淫

狂，但是此时却难以自禁地站在那里注视着、观察着，全被

迷住了，并且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下一步的结果。

我们两个套间的锻铁阳台是一个独立的建筑，它的中间

被一排铁栏杆所隔开了。站在围栏旁边，我正好能够看见隔

壁房间的卧室门。屋里的灯正亮着，因此所有的东西被罩上

了一层柔和的桃红色。为了吸取夜晚的空气，百叶窗正敞开

着。房间里面是两位服务生和一位女仆。我拥有充分的证据

来证明他们每一位的身份，因为今天早些时候，他们曾帮过

我的忙。

这两位服务生叫做朱利欧和李嘉图，而那个清理卧室的

女仆叫做康斯坦萨。虽然他们此刻全身赤裸，没有穿着载着

名字标记的制服。

我睁大了眼睛紧紧地注视着。所幸的是没有人能够看见

我。我觉着自己就像个淫猥的窥视者，只是难以控制。我想

知道过程，想待在这里仔细观察每细节直到屋里的灯光熄

灭，一切终结为止。

屋里播放着音乐，是森巴舞曲的节拍，同时每个男人顺

次将女子搂入怀中紧簇着，旋转着。

康斯坦萨非常美丽动人。黝黑的肌肤，身体娇小玲珑，

一头秀发如同黑貂皮，双目好像爱尔兰的天鹅绒，深邃而迷

人。两个男人极为喜爱，眼睛和两手一刻也不停地缠绕着

她。

李嘉图两手托住她纤细的腰肢，把她举了起来，于是他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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